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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0 版）
走到村子最西边，一栋废弃了大半边的木

屋旁，有一块小小的台地。台地上，杂草过人，草
下横卧着一株树。树早枯死，没有树叶，甚至也
没有枝桠，只余下光秃秃的树干，叫人无法分辩
它到底是一株什么树。走近细看，树身上有许多
用刀刻下的痕迹。

李存刚告诉我，背夫时代，背夫们从天全县
城或是始阳镇领到茶包子后，家人一般都会送
到甘溪坡。在这里，家人依依惜别，看着背夫佝
偻的身子，慢慢被远处的林子和山峰吞没。由于
路途遥远，沿途又杀机四伏，背夫的行程常有不
测。为此，背夫与家人分别前，就在路旁的这株
大树上，用刀刻下一个记号，并约定返程日期。
到了约定日子，家人见背夫没回来，就到树

前去察看。如果发现当初刻下的记号被削去，就
表明背夫已经从康定安全回来，并到天全或始
阳去排班，准备下一趟行程了。如果记号还在，
那多半凶多吉少——— 背夫还没有回来，他们要
么因种种无法预料的原因耽搁在路上，要么作
了异乡的孤魂野鬼……

大约就是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刻画

与削平，原本生机勃勃的大树终于干枯并倒下，
成为茶马古道上一处令人扼腕的冷风景。当地
流传的一首民歌，真实地唱出了背夫家人对远
行者的期盼与担忧：“阳雀叫唤口朝天，小妹望
郎一天天。白天黑夜望郎归，迟迟不见郎回转。”

古道背夫铭

天全多山，县城却幸运地据有一片两山之
间的坝子。所谓坝子，乃是川话里对小型平原的
称谓。坝子西缘，两山越靠越近，湍急的天全河
就从两山缝隙里潺湲而过。这里，古称碉门，盖
因两侧山峰对峙如门，是进入藏区的咽喉要道。
到了清朝，政府在这里修筑关楼，管理进出商
贾，故又称为禁门关。如今，不论碉门还是禁门
关，都是天全县城的代名词。

距早就荡然无存的禁门关不到一公里的地
方，有一家开设在一栋极为简陋的老房子里的

小吃店。小吃店没有店招，因旁边是川藏公路上
的一座大桥，人们便把它称为桥头堡。这是一家
十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的网红店，店里出售的
食物只有两种：鸡肉抄手和麻辣鸡块。

“出了禁门关，性命交给天”，这是几十年前
天全背夫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作为进入藏区
之前的最后一站，出了禁门关，意味着从盆地进
入高原，意味着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险，意味着
不动声色的高原和林莽里充满令人窒息的杀机。
只有当背夫们顺利地把茶叶背到康定，再背着康
定的羊毛顺着古道一步步走下高原进入盆地，遥
遥地望见对峙如门的碉门时，一种劫后余生的喜
悦才会油然而生。于是，哪怕最贫困最节俭的背
夫，也忍不住要到路边店里买一碗酒喝。

这种潜移默化的风俗，慢慢演变为后来许
多自驾或是骑行入藏者的仪式：进藏前，在天全
作最后的休整与补给，其间一定要到桥头堡吃

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抄手。如是，一种壮行的感
觉油然而生。出藏后，同样的鸡汤抄手又有了凯
旋接风的意思。

15 年前，我和两个朋友坐在桥头堡吱吱
呀呀的木楼上。楼下，几十只刚从乡下收来的土
鸡不时在笼子里发出傲慢的长鸣。我们就着麻
辣鸡块和鸡汤抄手，痛饮当地出产的猕猴桃酒。
酒后，我开始为渐行渐远的天全背夫撰写那篇
后来勒石于甘溪坡的《古道背夫铭》。

如今，西康高速已经通车，天全就位于高速
路旁；正在修筑的川藏铁路，也将在天全设站。
曾经充满喧哗与骚动的甘溪坡，远离了高速和
铁路，孤零零地掩埋在一片翠绿的林子里。只有
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或许还会专程绕道而
来。他们顺着陡峭的山路盘旋而上，走进村庄，
观看一番，感慨一番，尔后离去。

高大的石碑下，一种古老的生存方式已然
落幕。甚至，正在被遗忘。

然而，正如我在撰写碑文时认定的那样，那
群面目模糊，没有留下姓名的背夫，我们有理由
铭记他们，纵然他们已经随着那条古老的商道
消失在历史深处……

关山远

历史并不枯燥。宏大的历史，往往浓缩于若
干细节，让今人回味、欷歔、感慨。

近日翻读卷帙浩繁的抗美援朝史料，读到这
样一个细节：1952 年初冬的朝鲜，一小队中国士
兵换防撤出阵地，他们形销骨立，胡子拉碴，走起
来有些摇摇晃晃——— 脚下的土地，松软若沼泽，
坚硬的石头都已变成粉末。有个战士随手抓一把
土，感觉硌得厉害，拨了拨，竟从土里拨出了 32
粒弹屑。沿途捡到一截树干，数一数，上面嵌了
100 多块弹头和弹片……战士们回首望去，那一
块炼狱式的焦土，他们热泪长流，却是满面笑容。

上甘岭！

一

上甘岭，是一个位于朝鲜半岛中部江原道
金化郡五圣山南麓的小村庄，背后是五圣山，前
面有两个小高地，分别是 597 . 9 高地和 537 . 7
高地。惨烈的上甘岭战役，就发生在这两座高
地。关于上甘岭战役，由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
编著的《世界经典战例：战役卷》如是表述：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粉碎
‘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于 1952 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5 日，在上甘岭地区依托坑道工
事实施坚守防御。上甘岭战役，‘联合国军’先后
投入美军第 7师和韩军第 2师、第 9师，共计步
兵 11 个团又 2 个营，另 18 个炮兵营，总兵力达
6 万余人；志愿军投入第 15 军第 45 师、第 29
师，第 12 军第 31师和第 34师第 102团，炮兵
9 个团各一部另 4 个营，总兵力达 4万余人。战
役历时 43 天，志愿军经过反复激烈争夺，阵地
多次失而复得，终于粉碎了对方进攻，取得了歼
敌 2 . 5 万余人，击毁击伤敌机 300 架，击毁大
口径火炮 61 门、坦克 14 辆的重大胜利。上甘岭
战役不仅是坚守防御的典型战例，而且是劣势
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典型战例。此战粉碎
了美军和韩军的‘金化攻势’，进一步稳定了战
线，为志愿军坚守防御提供了宝贵经验。”

“2 . 5万”这个数字，远远超过美方指挥官、
时任美第 8集团军司令、四星上将范佛里特的
心理预期——— 他原来计划：以 5 天时间和 200
人伤亡，夺取五圣山前沿的上甘岭，然后夺占五
圣山主阵地。事实上，美军连五圣山主阵地的边
都没摸着。

范弗里特的迷之自信，来自他对美军的火
力崇拜：“我要留下无数个炮兵的弹坑，以致能
让人连着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里。”

军事史上也因此有个专用名词：“范弗里特
弹药量”，指的是不计成本地投入庞大的弹药量
进行密集轰炸和炮击，实施强力压制和毁灭性
的打击，意在迅速高效地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使
其难以组织有效的防御，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
人员的伤亡。在上甘岭战役中，美军发射炮弹
190 余万发，投炸弹 5000 余枚，把总面积不足 4
平方公里的两高地削低整整 2 米。范弗里特成
名于二战欧洲战场，上甘岭战役，炮火猛烈程
度，已超过了二战。

有钱，任性。上甘岭战役之初，范弗里特自
信满满，召开新闻发布会，恨不能让全世界都知
道：“金化攻势”将是 1951 年“秋季攻势”以后所
发动的一次最大攻势，是一次“扭转当前战局”
的“摊牌行动”。但结果呢，原计划 5 天，足足打
了 43 天，己方炮火确实极其猛烈，但己方伤亡
也极其惨重，原计划仅以 200 人死伤的代价结
束战斗，结果死伤了 2 . 5 万人，两个阵地居然
都没有拿下来……

所谓“摊牌行动”，结果打瘫的是自己。美国
军事史专家沃尔特·G·赫姆特在《朝鲜战争中
的美国陆军》一书中写道：“‘摊牌行动’得到了一
个令人嘲讽的结局。”“摊牌”成了笑柄，各家媒
体纷纷嘲讽。范弗里特也不是一般地郁闷，他承
认：“10 月 14 日的金化攻势，损伤了美国对外
的威望。”史载：在范弗里特的余生中，他一直对
当初将之命名为“摊牌”、并且在新闻界面前大
肆吹擂悔恨不已。

在上甘岭战役结束当天，中国人民志愿军
将领王近山(《亮剑》原型、因作战勇猛，素称“王
疯子”)冲上山头对着南面大笑：“范弗里特啊范
弗里特，老子把你打尿了吧！”这句话，成为抗美
援朝金句之一。

二

如此可怕的“范弗里特弹药量”，为何拿不
下上甘岭？

军事专家总结出志愿军三秘诀：一，坑道；

二，手榴弹；三，炮兵。
先说“坑道”。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在美军

猛烈的火力下，逐步摸索出反斜面坑道战术，在
上甘岭战役中进行了教科书般的应用，有效地
削弱了敌军火力的杀伤。《世界经典战例：战役
卷》一书写道：志愿军在“597 . 9 高地和 537 . 7
高地北山构筑以坑道为骨干，以野战工事和堑
壕交通壕相连接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阵地”，
“战术上，志愿军以小部兵力坚守表面工事，大
兵力屯于坑道内，保持较多的有生力量，以便抗
击美军轮番攻击，不断投入有生力量，增强防御
的稳定性”。简而言之：美军从南坡仰攻，但志愿
军的坑道修在北坡，美军火力再猛烈，也难形成
太大的破坏。等美军一顿狂轰滥炸后，进攻的士
兵以为守军幸存无几了，吭哧吭哧往上爬时，突
然惊恐地发现：黑压压一片手榴弹迎面砸下来。

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再到志愿军，都
牢记“从战斗中学习战斗”这句话——— 你的炮火
确实牛，但咱躲炮的能力也超级强，等你炮击结
束，咱从地底下钻出来，再把你揍回去。

所以，美军随军战地记者，不止一人描述了
这样的经典画面：炮击刚歇，硝烟未散，按“常理”
判断不可能再有生命的阵地上，突然间有奔跑
的身影，玩命朝下面砸手榴弹。美联社曾报道过
韩军一个连的进攻，“但见一个中国士兵起来挥
舞着手臂向韩军投掷手榴弹，他几乎独个儿击
破这次进攻。”这个中国士兵，名叫高守余，美国
有家报纸曾经在头版报道过他，标题为《“杀人魔
王”高守余》。当时，高守余所在的班趁夜夺回阵
地，恶战之后，这个班只剩下高守余一个人，天
刚亮，敌军的攻击就开始了，由于密集的炮火封
锁，高守余得不到任何支援，一天就吃了口袋里
三颗祖国慰问团带来的糖果。他创造了一个奇
迹：用手榴弹、爆破筒独自裹伤而战，击退了敌
人六次冲锋，此次战斗，他一人歼敌 120 余人！

上甘岭战役中，美韩军队一度占领了高地
的表面阵地，志愿军仍能退守坑道，来配合二线
部队实施反击。在近战中，手榴弹成为最好使的
武器。有一项统计：志愿军 15 军 45师在 23 天
的战斗中，消耗了 10 . 65万颗手榴弹，4 . 6万颗
手雷和 1500 余根爆破筒，这还不包括搜集敌方
遗弃的手榴弹、手雷。

志愿军炮兵在上甘岭一役中也有出色表
现。战后统计，美韩军在战役中的伤亡有 70%
是被志愿军炮火杀伤的。时任 15 军军长的秦基
伟在回忆录中写道：“凡参战部队炮兵均组织得
较好，快、准、狠，不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
协调也十分默契。步兵部队上下都感到满意。”
他认为：大量的炮兵参战，炮火准确猛烈，为上
甘岭战役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战术俏皮”，说的是志愿军炮兵总结出假
火力准备、假冲击、炮火假转移等战术，让敌人
吃尽苦头。在 1952 年 10 月 30 日，志愿军炮兵
玩了一回“回马枪”：先是一阵炮轰，然后炮火延
伸，机关枪响起来，敌人误以为志愿军反攻开始
了，纷纷跃出工事，隐蔽在山背后的预备队也冲
出来，计划抢占阵地，哪想到，志愿军的炮火又
回来了，在正展开进攻队形的敌人头上，一口气
倾泻了一万多发炮弹。嗷嗷叫着往上冲的敌人
大惊失色，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到了抗美援朝末期，志愿军已组建了强大
的炮兵队伍，虽然跟美军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
上甘岭一役，也消耗了 40万发炮弹，创下我军
炮兵纪录，美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的炮火
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可以
想象，之前一直被美军炮火压制的志愿军炮兵
们，是如何酣畅淋漓地打出这 40万发炮弹！

三

1952 年 11 月 21 日，新华社播发前线通讯
员采写的新闻《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
12 月 21 日，新华社又播发记者石峰、王玉章采
写的同名通讯。“黄继光”这个名字，从此深深镌
刻于民族记忆之中。

黄继光牺牲于当年 10 月 20 日黎明前夕，
前一夜，黄继光所在的第 2 营奉命向 597 . 9 高
地反击，一夜激战，只剩下最后一个火力点了，

黄继光在身无弹药的情况下，毅然扑向敌人的射
击孔堵住枪口。战友们趁机冲上来，全歼残敌，收
复阵地。黄继光的壮举，后人感动之余，也有些质
疑：他为什么不等一下，等战友来炸火力点，偏偏
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呢？其实，熟悉上甘岭战史的
人都明白：如果不在天亮前收复高地棱线上的阵
地，等到天亮后敌人巩固阵地，控制住棱线，那么
坑道就有被孤立并各个击破的危险。

黄继光壮烈牺牲的时候，离天亮只有 40分
钟了。他深知，战友们也深知，敌人也深知：棱
线，就是生死线。韩国军人，直接将上甘岭战役，
直接称之为“狙击棱线战斗”。

回首上甘岭战役，棱线的争夺战，异常频
繁，也异常残酷，白天敌人占了去，晚上我军夺
回来。在上甘岭，志愿军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
的瞬间，很多发生在棱线争夺战中。第 15 军军
史中写道：“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
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
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除棱线争夺外，坑道作战也极为残酷，敌人
占领表面阵地后，对坑道进行封锁、轰炸、爆破、
焚烧、堵塞，甚至向坑道里投掷毒气弹、硫磺弹。
有的坑口被炸塌，有的被堵塞。坑道里缺粮、缺
弹药，最要命的是缺氧、缺水，但战士们以惊人
的毅力，坚持了下来，并在随后的反攻中收复了
阵地。拍摄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经典电影《上甘
岭》，忠实重现了这一幕。

给坑道部队提供给养，成为后勤战线最艰
巨的任务。从后方到前沿坑道只有几百米上千
米，但这短短一段距离，是名符其实的“死亡地
带”，中间有敌人的几层炮火拦阻线和步兵火力
控制网。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伤亡 1 . 15
万人，其中运输人员伤亡达 1700 余人，占整个
伤亡人数的 14%，可见当时之惨烈。电影《上甘
岭》中，指挥员、战斗员、伤员把一个苹果传来传
去，来回传了好几圈才把苹果吃完的情景，是根
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有时送进一袋萝卜或一桶
水，就有战士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鼓舞士
气，部队领导甚至提出：“谁能送进坑道一篓苹
果，就给谁立二等功！”15 军警卫连 96 人进坑
道，其中包括跟随秦基伟多年的警卫员王虏，他
受命带着一挎包苹果。只有 24 人活着抵达一号
坑道，王虏也牺牲在途中，苹果洒了一地……

今天说起上甘岭战役，总会想起一个个英
雄的名字：有堵住敌人机枪眼、为冲击部队打开
道路的黄继光，有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
最后时刻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孙占
元；有一人坚持阵地战斗，击退敌军 40 余次冲
锋、毙伤敌人 280 余名，守住了阵地的胡修道；
有在牺牲前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被打断的线路，
保证了指挥联络畅通的牛保才……仅在 15 军，
就涌现出三等功以上各级战斗英雄共 12347
人，占该军总人数的 27 . 5%。上甘岭，是中国人
的一座精神丰碑！

战争中，武器装备很重要，但精神的力量，

更不容忽视！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人的潜
能一旦被激发，在天地间演绎寻常时光中难以
想象的传奇，再凶恶的敌人，也能战胜。《秦基伟
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群
体呵！烈火烧身而纹丝不动直至牺牲的有，以胸
膛堵枪眼的有，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有，
用身体给战友当枪架的有，用身体当电话线的
有，把生的希望无私地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坦
然留给自己的也有。所有这些，灼痛了西方人的
视野：对于中国人，他们应该重新认识了，必须
刮目相看了！”

1953 年 4 月，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来到北
京，毛泽东特地邀请她到中南海自己家中做客，
留下了一张经典的照片：毛泽东握着邓芳芝的
手，表达对英雄黄继光的敬意。一位是国家领
袖，一位是四川农妇，他们的儿子都牺牲在朝鲜
战场。

这是一个时代的壮烈记忆。

四

上甘岭战役爆发前，中朝与美国的停战谈
判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以来，美国一方
面打不赢，另一方面又不认输，战争拖得越久，
对美国越不利，但不甘心如此收场，这种矛盾心
情表现得很充分，打仗的时候想坐下来谈判，谈
判的时候又想着再打一仗来给中朝施加压力，
因此，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一边谈，一
边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
谈。

毛泽东对此有清醒认识，停战谈判刚开始
的时候，他一周内给前方发去两封电报，前一封
为：“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
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
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
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
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后一封为：“我前方部
队，必须鼓励土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
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
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
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
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
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上甘岭战役爆发前，正值第七届联大和美
国总统大选在即。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迫使中
朝方接受其在战俘问题上提出的无理要求，美
国政府指示“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向中朝方施加
军事压力。据此，范佛里特制定了后来成为笑柄
的“摊牌”行动计划。上甘岭战役爆发前 6 天，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了“摊牌”行动计
划。同一天，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在板门店
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未等中朝方代表发
言，美国代表就退出了会场，哈里逊退场时，叫
嚣：“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获悉美方片面
宣布无限期休会后，致电中方谈判代表李克农：
“同意你们对敌人的这一行动的分析及对我们
应取的态度和步骤的意见。南日(注：朝方谈判
代表)同志的抗议，望针对敌人这一行动，指出
敌人蛮不讲理地坚持其所谓自愿遣返实即强迫
扣留的原则，拒绝协定，中止谈判，企图以此压
迫即将开会的联合国大会赞同其破坏谈判、扩
大战争的阴谋，同时说明我方坚守日内瓦的正
义立场及业已达成协议的停战协定条文，对双
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绝不放弃，但对释放和
遣返全部战俘的方法和步骤，从来就主张可以
协商。两相对照，对方应负拒绝协定、破坏谈判
的全部责任。为此，我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其
对一切后果负责。”

上甘岭战役爆发后，美军火力虽空前凶猛，
然而付出惨重代价，仍无法越雷池一步。美军拼
得差不多了，只能让韩国军队来当替死鬼，最
终，进攻上甘岭的韩国军队，也消耗殆尽了。秦
基伟自豪地说：“美七师、韩二师均被我打残废
了。”“只得悻悻作罢，老老实实回到谈判桌上
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则在给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报告中，沮丧地写道：我们现
在“用这种方法 20 年也打不到鸭绿江……”

上甘岭战役是美国人挑起的，但主动权，却
在中方，1952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谈起上甘
岭战役时，底气十足地说：

“美帝国主义要打就让他打下去，打下去就
只有失败……美帝国主义打起仗来有四个不
利：一是死人，我与敌人的死伤比例是一比一点
八，现在则是一比二点五。二是用钱，美帝国主
义在朝鲜战争中用钱是我们的八倍至九倍。三
是战略，东西两线不能兼顾。四是吵架，人民向
他们吵，国内两个党派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吵。美方代表团在十月八日朝鲜停战谈判中，说
他提出的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改变的’。
你是三个‘的’，我是一个‘打’，总要迫使美方把它
提出的方案变为‘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
的。’”

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得不
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五

1953 年 7 月 26 日，历时两年之久的朝
鲜停战谈判完全达成协议。“联合国军”司令
官克拉克签字后，坦承：“我成了历史上第一
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
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彭德怀
也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来，他说了一段著名的
话：“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
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了！”

记住伟大的抗美援朝，记住不朽的上甘
岭！敢于斗争，勇于胜利，才会赢得真正的尊
严！

上甘岭：霸凌者是被“打尿”的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 电影《上甘岭》中，指挥员、战斗员、伤员把一个苹果传来传

去，来回传了好几圈才把苹果吃完的情景，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的。有时送进一袋萝卜或一桶水，就有战士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回望上甘岭战役，其伟大启示意义是：敢于斗争，勇于胜利，

才会赢得真正的尊严！

本报记者樊攀、田晨旭

“箫声渺渺，故人杳杳……”在
一阵浅吟低唱中，演员们迈着缓缓
的步子走上舞台。5 月 10 日至 17
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2016 级话
剧影视表演专业的 22 位同学在中
戏实验剧场表演话剧《桃花扇》，以
此纪念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之一、
新中国戏剧教育的奠基人、中央戏
剧学院首任院长欧阳予倩。

今年恰逢欧阳予倩诞辰 130 周
年和新中国戏剧发展 70 周年。戏
剧、导演、电影、舞蹈、京剧……在
70 余年的艺术生涯里，这位艺术家
在诸多领域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
和精神财富。

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

欧阳予倩出身于湖南浏阳的书
香门第、官宦世家。祖父欧阳中鹄是
清末著名学者，谭嗣同、唐才常等都
曾是他的学生。官绅家庭的家教严
格，专业老师为他讲授经义策论和英
文。清末科举被废后，他又留学日本。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或许有
很多可能的发展方向，但是他却选
择了艺术的道路。

他和戏剧有冥冥中的不解之
缘：

“我看到对面的一个，用粉涂在
脸上……我觉得浑身紧拢起来，立
刻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又觉
得好玩，又觉得难过。”不过十岁的
他在一次堂会上看到一个演员画花
脸时有了一丝悸动。

“当时我很惊奇，戏剧原来有这
样一个办法！可是我心里想倘若叫
我去演那女角，必然不会输给那位李先生。”在日本
留学时，看到李叔同等表演的话剧《茶花女》，他开始
接触表演新剧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团体春柳社。

1907 年，加入春柳社的欧阳予倩参演了根据
《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自此
开始了演艺生涯。

但这条路注定是不容易的：
为了实现满意的艺术效果，他一次次地揣摩人

物角色。在春柳剧场，为了研究新的哭法，他“躲在张
家花园的草地上用种种方法去哭，每回总是弄到气
竭声嘶，胸口痛半天不能好”。

为了从事职业戏剧艺术，这位洋学生曾忍受来
自社会、家庭的歧视和反对。春柳剧场解散后，他成
为职业京剧演员。他说：“我妻韵秋受了各方面的压
力，写信劝我回家，我回信说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
心，她也就不再说什么……”

探索话剧的民族化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
了！”清代文学家孔尚任所著的《桃花扇》是我国的一
部经典戏剧作品，讲述了明末清初，“明末四公子”之
一的侯方域在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结识秦淮歌女李香
君后两人坠入爱河，在经历国破家亡后爱情破灭的
故事。这部被欧阳予倩多次改编的作品，也折射出这
位大师的艺术轨迹。

欧阳予倩和侯方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之
处——— 他们都身处于一个动荡的年代，可他们最终的
选择却是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侯方域选择归降，
而欧阳予倩成为一位传递进步思想的戏剧家。

“《桃花扇》是欧阳予倩的一部代表作，老院长曾
经围绕这部作品创作出多种艺术形式作品。”中央戏
剧学院表演系主任陈刚教授是此次排演《桃花扇》的
导演，他说，欧阳予倩一直都在探索话剧的民族化。

1937 年，随着抗日战线南移，上海沦陷。从小深
受谭嗣同等人进步思想影响的欧阳予倩发现艺术同
样能起到抗日宣传的作用。

欧阳予倩将孔尚任的《桃花扇》改编为京剧，突
出赞扬了李香君等崇尚气节的老百姓，对两面三刀
卖国求荣的人“狠狠打了几棍子”。

女儿欧阳敬如在回忆中说，父亲怀着满腔忧愤
之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改编，“一气呵成把
剧本写出了，排了不到三天就匆匆搬上了舞台，当时
观众的反应非常强烈”。但《桃花扇》没演几场就被禁
演，欧阳予倩也遭到了日军和反动派的威胁。

戏剧教育是投入最多的事业

在中戏人眼中，欧阳予倩是他们永远的“老院
长”。从 1919 年主办南通伶工学社到 1950 年成为第
一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戏剧教育是他一生投入最
多的事业。

“南通伶工学社是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不是
私家哥僮养习所；力图培养出有新文化知识和修养
的演员……”这是伶工学社的办学方针。在欧阳敬如
看来，伶工学社是父亲“养成新人才”的梦想，他一面
教学、一面向社会演出，将新思想传递给广大民众。

开国大典后，欧阳予倩被任命为国立戏剧学院
(后更名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在北京市东城区东棉
花胡同 39 号，新中国的戏剧教育事业开始起步。

在那里，欧阳予倩亲自担任台词教研组组长，
1953 年，他邀请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专家商讨台词课
教学方针，确定以“北京语系”作为话剧语言的基础。

后来，他还参与了普通话审音工作。

在那里，他为学生亲身示范，为了训练学生形
体，专门借鉴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基本功以及西方舞
蹈艺术，研究敦煌壁画上的舞蹈动作。

在那里，他强调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训练和表演。

他建立中央实验话剧院，引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
系，并使之与中国的传统相结合。

“秋雨黄花一窗秋雨，春风杨柳万户春风。”1962
年，欧阳予倩先生逝世，郭沫若写了一副挽联。首都
文艺界在首都剧场举行了追悼会，他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位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大会的艺术家。

“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戏剧。”1992 年中戏本
科毕业留校的陈刚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始重新编排

《桃花扇》，他将故事情节改动得更符合当代审美，并
将破碎的桃花扇作为舞台布景，光影音乐的结合让
这部经典焕发新的色彩。

欧
阳
予
倩

一
窗
秋
雨
万
户
春
风

一路“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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